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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詩禮樂教 

 

 

摘要 

 

詩、禮、樂是孔子人格教育的主要內容，詩可以充實我們的語言，禮

可以莊嚴我們的舉止，樂可以美化我們的心靈。就內容說，是三位一體；

就精神而言，是三者一貫。本文首先說明詩、禮、樂的意義，其次敘述其

效用，最後印證於人格教化的過程，並以孔子本身修學進德的次第做為後

世的參考典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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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詩禮樂教本於仁 

中國文化道統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一脈相承，至孔子而

集大成。孔子之後，儒家思便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，而儒家思想中有一個

很重要的概念，便是「仁」這個字。《論語．庸也篇》說：「仁者己欲立而

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1從「立己」來講，最高的境界在於仁，從「達人」

來講，最後的目標也不能離開仁。《禮記．大學》說：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，

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2所謂「己立」、「己達」正是「明明德」的功夫，

而「立人」、「達人」則是「親民」的表現，兩者的目標都是「止於至善」，

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。無論是修己或是安民，這一切的設施，正是儒家以

仁為本的人格教育。從小處說，它是個人安身立命之途，往大處講，這也

是國家社會的長久治平之道。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中，人格教育的重要。 

既然了解人格教育的重要，那麼當進一步探求它的內涵。《論語．述而篇》

說：「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。」《皇疏》引李允曰：「其典籍辭義謂之文，

孝弟恭睦謂之行，為人臣則忠，與朋友則信，此四者教之所由先也。」3，

此處指出孔子對弟子施教的內容，「文」是指詩、書等典籍文章，「行」乃

以「入則孝，出則弟」的德行為本，以及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

不信乎？」的言行細節為主。簡單的說也就是《論語．庸也篇》所說的「博

學於文，約之於禮。」這就是《論語》所記載，孔子施教的內容。另外根

據司馬遷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說： 

孔子以詩、書、禮、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。4 

司馬遷認為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」是孔子教導弟子的內容，我們試從《論語》

的篇章裡面來看，談到《詩》的就有九章，談到《書》的只有兩章，談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2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3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4 司馬遷《史記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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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禮」的竟多達四十四章，談到「樂」的也有十五章之多。5從以上的分佈

來看，孔子最常和弟子討論的內容，應該就是「詩、禮、樂」三種了，我

們也可以從〈泰伯篇〉得到證明： 

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6 

在這一章裡不但完整的記載了孔子施教的內容，並且更進一步把它們的功

能作用做了一番描述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「詩、禮、樂」正是孔子當時教

化弟子的主要內容，當然「孝、弟、忠、信」這些德行的講求，更是教育

的重點所在。 

孔子的思想既以仁為根本，而其教學內容又以詩、禮、樂為主，那麼

詩、禮、樂也應該不離「仁」字，《論語．述而篇》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

依於仁，游於藝」正可以為此作說明。此外《禮記．經解篇》說：「溫柔敦

厚，詩教也。」所謂「溫柔敦厚」不正是仁者之懷嗎？又《論語．八佾篇》

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由此皆可看出，禮樂和仁

的重要關係。因此，詩禮樂教都是以仁為本的教化，在這種教化之下，完

美的人格得以奠基，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也才能進一步去拓展，這就是孔子

詩禮樂教的重點所在了。 

二. 詩禮樂的要義 

詩、禮、樂既然是孔子當時教導弟子的主要內容，那麼對於這三個科

目的涵意，必須先有一番瞭解，才能夠進一步探求它們的功能，以下簡述

三者之要義。 

 

(一) 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見《論語引得》，哈佛燕京學社。 

6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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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詩的民族，從《詩經》時代開始就留傳了許多千

古不朽的詩作，到了兩漢，有樂府詩承先啟後，又經過魏晉南北朝代代遞

嬗，直到有唐一代，蔚為盛風，詩學成為文學史上輝煌的一頁，並且占有

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成千上萬的作家與作品，留給後代子孫無窮無盡的寶藏。

宋元之後，雖有詞曲的代興，但是詩學仍舊一脈相傳，未曾斷絕，在整部

文學史上，應是最特殊的一種文類，由此也可以看出，中華民族和詩所結

下的不解之緣。 

詩既然和先民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那麼詩究竟是怎麼來的呢？我們可

從〈毛詩序〉中看出一點端倪，〈毛詩序〉說： 

 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

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

舞之足之蹈之也。7 

 

由此可知，詩就是先民的心聲，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，把彼此的心聲表

達出來，就這是「詩」了。至於「嗟歎之」、「永歌之」、「手之舞之」、「足

之蹈之」等等，那是詩和樂、舞的結合，三者一體，共同成為先民表達心

聲的一種形式。這種心聲的表達，最原始只是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也就

是「發言為詩」的最簡單形式，但是這樣的簡單言辭如果無法滿足心聲的

表達之時，就要借助於「嗟歎、永歌」的樂聲來抒發了。如果連言辭加上

樂聲都還無法充分的抒發其豐富情感的話，這時就不得不再加上「手舞足

蹈」的動作去盡情的宣洩了。《禮記．樂記篇》云： 

詩，言其志也；歌，詠其聲也；舞，動其容也。三者本於心，然後

樂器從之。8 

在這裡，詩指的是它的言辭，「歌」指的是它的旋律，「舞」指的是它的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《十三經注疏‧詩經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 
8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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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特別強調的是「三者本於心」，至於樂器則是附隨於情感的表達，藉

它來抒發的。因此，朱熹以為《詩經》的「風」是「民俗歌謠之詩也」；「雅」

有大、小雅，朱熹認為「正小雅，燕饗之樂也；正大雅，朝會之樂，受釐

陳戒之詞也。」至於「頌」則是在宗廟裡祭祀神靈或祖先的樂歌，朱熹說：

「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。」9它的性質是歌而兼舞。由此可知詩、

樂、舞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，至於後代雖然各別獨立發展，但有時仍相互

影響著。 

  上面所說的「詩」有廣狹二義，廣義的「詩」是指一切歌謠，狹義的

「詩」則是指三百篇的《詩》，這是我國現今保存最早的詩作。至於後代

的演變遞嬗，無論是漢魏的樂府詩、五七言古詩，以迄唐代的近體詩等等，

雖然形式或內容上有不同的變化，但是歸究到根本上，還是離不開「詩言

志」的大原則，這是我們研究「詩」應有的認識。 

(二) 禮者，履也 

  中華民族號稱禮儀之邦，雖然近世禮教逐漸式微，但是幾千年來，禮

儀一直是歷代治國者所不能忽視的大事。孔子處在春秋混亂的時代，君不

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各種越禮僭分的情事不斷發生，對於季氏

八佾舞於庭，孔子就說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」可見孔子對於非禮

的事情，已經到了深惡痛絕，忍無可忍的地步，因此在《論語》的篇章裡，

處處可以見到談禮的情形，禮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了。至於禮的意義，古

來有各種說法，諸如：「體也」、「理也」、「履也」、「敬也」、「節也」等，10

其中《說文》云：「禮，履也，所以事神致福也。」11根據《說文》的講法，

禮是一種行為，最初是用來祭祀祈福的。而祭祀所要表達的是對神靈或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見朱熹《詩集傳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。 
10

 《廣雅．釋言》：「禮，體也。」《禮記．仲尼燕居》：「禮也者，理也。」《墨子．經上》：

「禮，敬也。」《荀子．致仕》：「禮者，節之準也。」其餘尚有諸多意義，詳見阮元《經

籍纂詁》卷三十八。台北：宏業書局。 
11 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台北：黎明出版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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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的一種敬意，所以禮最重要的精神所在是以敬為本。《禮記．曲禮篇》

說： 

脩身踐言謂之善行，行脩言道，禮之質也。12 

這說明了禮的本質是建立在內心的誠敬與外表的莊重，合起來便是「莊敬」

的意思。再從「莊敬」的精神往外推展，舉凡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，莫

不需要以「莊敬」來維持其和諧，於是禮就拓展到各個層面去發揮它的重

要性，〈曲禮篇〉對這部分有詳盡的說明： 

道義仁義，非禮不成；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；分爭辨訟；非禮不決；

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禮不定；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；班朝治軍，

蒞官行法，非禮威嚴不行；禱祠祭祀，供給鬼神，非禮不誠不莊；

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。13 

從這裡可以看出，小自個人，大至社會家國，一切巨細事情，幾乎無不和

禮有密切的關係，因此就不得不制定一些儀節，以便大家有所依循，這些

儀節歸納起來，約有三方面，一是有關個人修身的，二是有關社會秩序的，

三是有關國家典章制度的，「禮」也就在這三方面發揮它重要而不可或缺

的功能。倘若舉國上下大小事情都能依照禮制來作，那麼這個社會必然是

一個井然有序，和諧的社會。所以社會動亂不安的根源就在於無「禮」，

為政者倘能正本清源，從「禮」來下手，這才是治亂的根本之道。 

 

(三) 樂者，天地之和也 

 

前面曾經提到《禮記．樂記篇》雲：「詩言其志也，歌詠其聲也。」

這裡面便可以看出詩與樂的重要性，〈毛詩序〉也說：「情發於聲，聲成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13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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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之音。」14《禮記．樂記篇》又說： 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，感於物而動，故

形於聲，聲相應故生變，變成方謂之音，比音而樂之，及干戚羽旄

謂之樂。15 

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之情，這七情都是受到外物所感而起的，既有所感則

不能不形於聲，所以凡是宣之於口者，便叫做「聲」，大多數動物也會由

於喜怒哀樂而發出牠們的叫聲，人類則貴為萬物之靈，具有豐富的語言以

別於動物的叫吼。除了語言之外，又更進一步把「聲」依自然的規律分成

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聲，因而具有美妙的弦律變化，使它們像五色一樣

具有文采，這就叫做「音」。這樣還不夠，須再配合匏、土、革、木、石、

金、絲、竹等樂器以及干戚羽旄等舞蹈，使其聲容畢具，乃稱之為「樂」。

由「聲」發展到「音」，再發展到「樂」，其間是有所分別的。這是就發展

順序而言，至於一般所稱的聲音、音樂，那就是通稱了。此外，這裡所說

的五聲、八音、干戚羽旄等，指的都是樂的外在形式，而這些既然都是由

內心所生起，最後也應該回歸到內心，所以《禮記．仲尼燕居》說：「行

而樂之，樂也。」〈樂記篇〉也說：「樂者，天地之和也。」人們在作樂的

時候，能夠達到內心悅樂的境界，從這種境界慢慢的再與天地萬物的祥和

境界合而為一，心物一體，內外和諧，這才是樂的最高境界。因此，樂的

最後目標便是「和樂」二字，從感於外物的喜、怒、哀、樂而發出的「聲、

音、樂」，最後又回歸到內心與天地一體的「和樂」境界，這才是樂的真

正功效與意義。〈中庸〉說：「七情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」

要怎樣才能「發而皆中節」呢？若能透過音樂對情感的抒發，使人的情緒

在規律的節奏和美秒的樂音中，陶然忘我，這不就是「發而皆中節」嗎？

不假他求便可得到這種「和樂」的境界了。因此，音樂對於個人修養的影

響非常大，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，〈樂記〉說：「治世之音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
 《十三經注疏‧詩經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 
15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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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

聲音之道和政治息息相關，二者相互影響，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，只可惜

多數人只能注重外表的形式，未能體會到真正「和樂」的意義，就像禮貌

運動一樣，只有外在的形式，缺乏真正的誠意，又怎能收到效果呢？孔子

在《論語．陽貨篇》就曾感慨的說： 

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16 

禮樂的復興，又豈止是外表的壯盛而已呢？孔子的感慨是有其深刻含意

的。 

以上分別敘述了詩、禮、樂的要義，雖然三者分別有其不同的作用，

但是最重要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由心所生起，所以是三位一起，詩不離

樂，樂不離禮。鄭樵《通志》說： 

禮樂相需以為用，禮非樂不行，樂非禮不舉。自后夔以來，樂以詩

為本，詩以聲為用，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。17
 

禮樂相輔相成的關係，在〈樂記〉裡面闡釋得最為透徹，此不贅述。而〈樂

記〉所說的「詩言其志也；歌詠其聲也；舞動其容也；三者本於心，而樂

器從之。」這段話講的也是詩、禮、樂三件事，因為舞本身也算是禮樂的

一部分，如今保唯一保存可見的就只有祭孔大典所用的詩、樂、舞了，在

釋奠大典中，歌生詠唱贊辭，樂生演奏「咸和之曲」、「寧和之曲」、「安和

之曲」、「景和之曲」等樂章，18佾生手持籥、翟，齊演八佾舞，這樣的詩、

樂、舞融合於祭孔大典之中，實在是典型的三位一體，也是今日之世最珍

貴的文化遺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17 鄭樵《通志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。 
18 樂章分（一）迎神（二）初獻（三）亞獻（四）終獻（五）撤饌（六）迎神等六奏，

清聖祖康熙六年，作中和韶樂，樂曲曰「平」，其辭慰藉幽雅。乾隆八年，再增撰郡縣

及闕里春秋四時旋宮之樂，詳見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二三。民初將以「平」為名之清樂，

改為「和」，今為「咸和之曲」、「寧和之曲」、「安和之曲」、「景和之曲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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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詩禮樂的作用 

詩禮樂三者的涵意已經說過，至於它們在人格教化的過程中所發揮的

功能為何，是本章要探討的部分。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須先對儒家

「人文文化」的意義有一個認識。所謂「人文」最早是出現在《周易．賁

卦》，他說： 

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19 

所謂「天文」即是日、月、星象的變化，我們的老祖宗很早就懂得觀察天

文，制定曆法，領先世界上其它民族。至於「人文」的含意，白居易在〈與

元九書〉中曾經提過一段話說： 

夫文尚矣，三才各有文，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，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，

人之文，六經首之。
20
 

白氏所稱的「人文」是指「六經」之文，這種形諸文字的記錄固然是人類

有形的文明產物，但是還有一種無形的精神文明，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各

種倫理關係、包括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等「五倫」關係。儒家

的人文文化，便是這種以六經為依歸而形成的五倫社會的文化。前章已敘

述過，六經中的「詩、禮、樂」是孔子教化弟子的主要內容，因此，三者

在「人文化成」中也就扮演重要的角色，《論語．憲問篇》說： 

子路問成人，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汴莊子之勇，冉

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！21 

從這一章裡可以看出，禮樂的主要功能便在於「文」一字，而詩的功能自

也不例外。至於「文」意義，除了前面所說「人文」之義外，還有《廣雅．

釋詁》所說的：「文，飾也。」這裡的「文飾」進一步引申，便有「莊嚴」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

 《十三經注疏‧周易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 
20 白居易《白氏長慶集》，台北：中文書局。 
21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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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美化」的意思，一個人若要成就其完美的人格，就必須以詩、禮、樂來

自我莊嚴、美化，這就是三者在人格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發揮的功

能。前面又說到詩、禮、樂三者都是同樣本於內心而發，所以從根本上來

講並無分別，但是就「文」－莊嚴、美化的功能來講，三者在個人的言語、

行為、情意等方面，各有不同的作用，以下就分別來敘述。 

 

(一) 詩為言文 

 

語言可以說是人類得天獨厚的稟賦，雖然人人天生都會說話（聾啞除

外），但是話要說得好，說得有條理、有內容，那就得下一番功夫了。要

怎樣才能使言語有次第、有內涵呢？在孔子的時代裡，學詩可說是最簡捷

的途徑了，《論語．季氏篇》說：「不學詩無以言」，因為詩的好處有很多，

〈陽貨篇〉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

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《詩經》的內容豐富，包括有性情的陶冶、

思想的啟發、人際關係的啟示、自然博物的認識等等，學了詩，就等於獲

得了豐富的學問，那就不致言語乏味了。這是就一般內容來看詩對於語言

的之幫助，至於在政治方面的貢獻，因為詩是最精煉的語言，如果能夠把

詩和語言結合起來，那可以說是語言運用的最高藝術。《論語．子路篇》

說： 

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遠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？
22 

誦詩最重要的目標便是要學以致用，尤其在政治方面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做

為一個使臣，必須不辱君命，因此在雙方應答上就必須高人一籌，才能圓

滿達成使命，這時候，賦詩、引詩便成為常用的方法。此外，朝廷中君臣

上下晏饗或言談時也盛行賦詩、引詩的風氣，這是春秋時代極為普遍的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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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我們從《左傳》裡可見一斑，《左傳》中有關引詩方面的文字記載便

超過百次以上，由此可見其風氣之盛，例如《左傳．襄公三十一年》： 

衛侯在楚，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，言於魏侯曰：「令尹似君矣！

將有它志，雖獲其志，不能終也。詩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

終之實難，令尹其將不免。」公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詩云：

『敬慎威儀，惟民之則。』令尹無威儀，民無則焉，民所不則，以

在民上，不可以終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何謂威儀？」對曰：「……衛

詩曰：『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。』……周詩曰：『朋友悠攝，攝威儀

也。』……詩曰：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』……動作有文，言語

有章，以臨其下，謂之有威儀也。」23 

《左傳》這一段短短的文字裡，就一連引用了五次「詩云」，可見《詩》

的地位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是極有份量、極具說服力的。因此在一般的語言

中，倘能夠適度的引用一些詩句，便可以答到事半功倍、畫龍點睛的效果，

並且也可以使我們的言談更充實，更有力量。《左傳．襄公二十五年》說：

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」若要使說話的內容發生影響力，那就必須使它

具備一些文飾與文彩，否則恐怕就不能傳之久遠了。《詩》正是增加語言

文彩的最佳材料，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說：「人之文六經首之，就六經言，

詩又首之。」《詩》在傳統文人的心目中，享有崇高的地位，古來文人雅

士莫不以飽讀詩書，出口成章互為推崇，於是詩和日常言談之間就形成一

種重要的關係－詩可以莊嚴、美化我們的語言，這就是本節「詩為言文」

的主旨。 

(二) 禮為身文 

人類除了能說話之外，前更可貴之處還在於懂得「禮」這件事，《禮

記．曲禮》： 

鸚鵡能言不離飛鳥，猩猩能言不離走獸。今人而無禮，不亦禽獸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

 《十三經注疏‧左傳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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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乎？24 

鸚鵡和猩猩能言而不離禽獸，正因為牠們不知禮的緣故，所以身為人就必

須懂得禮，否則便和禽獸沒有多大差別。懂了禮就要付諸實行，所以孔子

告訴顏淵要「非禮物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《論語．顏

淵篇》）一個君子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一切的視聽言動都必須以禮為規範，

也就是〈衛靈公篇〉所說的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。」「禮」是《論

語》一書中，孔子不憚其煩，再三諄諄告誡的訓條，小自個人修身，大至

國家社會典章制度，都須有一定的規範，而一切須先從個人知禮、守禮做

起。一個人外表再怎麼樣的美麗裝扮，終究不如溫文的禮儀，謙恭的態度

來得受人歡迎、受人尊敬，因為美麗的裝飾是抵不過禮儀的莊嚴的。所以

有智慧的人，他應該從行己有禮，待人有禮來自我莊嚴，而不是靠華麗的

外表來炫惑周遭的人群。如何以禮莊嚴呢？消極方面，如顏回的「四勿」，

積極方面如〈曲禮〉所說「脩身踐言，謂之善行，行脩言道，禮之質也。」

必須敦善行而不怠。而禮除了內心的誠敬表現於外在的行為之外，還必須

注意「節」，所以《論語．泰伯篇》說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

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能夠這樣一本誠敬，又能謹守禮的分寸、

節制，就達到了《禮記．經解篇》所說「恭儉莊敬，禮教也。」的目的，

也可以說是一個「文質彬彬」的君子了，孔子所謂的「文之以禮樂」也就

是這個意思。又《白虎通．情性篇》說：「禮者，履道成文也。」《賈子新

書．道術篇》也說：「動有文體謂之禮。」《禮記．樂記篇》則說：「禮由

外作故文。」綜上所述，禮的重要功能便是一個「文」字，也就是「莊嚴」、

「美化」的意思，尤其對個人修身而言，它是一切行為的規範。《荀子．

修身篇》說：「禮者所以正身也。」能夠知禮、守禮，則表現在衣食住行

方面都能恰如其分，一舉手一投足也都能緊守分際，俗語說：「有禮走遍

天下，無禮寸步難行。」這是不無道理的。春秋時代，諸侯僭禮越分，孔

子提倡「正名」也就是要「克己復禮」，人人能「克己復禮」，天下也就歸

於仁了，可見禮的重要性。〈曲禮〉也說：「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。」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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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的安危繫於這個「禮」字，這不是危言聳聽，甚至，一個人的成敗也

是繫於「禮」字，唯有能夠以「禮」自我莊嚴，才是最明智的，所以說「禮

為身文」。 

(三) 樂為意文 

前面說過，禮是外在行為的規範，但仍以內心的誠敬為根本。至於樂，

更不止是金石絲竹之器而已，它發自內心的情感，又回歸於內心的和樂，

始終以「和」為中心，因此〈樂記〉說：「樂者，天地之和也。」又說：「樂

者，所以象德也。」便是這個道理。就作樂者而言，樂聲便是人心德性之

流露，就聽者而言，也會因不同的音樂而影響內心的變化。所以〈樂記〉

說： 

德者性之端也，樂者德之華也，金石絲竹，樂之器也。詩言其志也，

歌詠其聲也，舞動其容也，三者本於心，然後樂器從之。是故情深

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，唯樂不可以為偽。25 

這裡所謂的「端」就和孟子所說的「四端」的意思相近，德是性的端緒，

樂又是德性的光華。詩、歌、舞三者本於心，配上樂器，合而為「樂」。

德具於心，發而為樂，藉由樂器從而播之，使內心之喜怒哀樂，發而皆中

節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陰陽剛柔交暢，節奏規律而不亂，文采著明而

不雜，和順積於中，英華發於外，也就是所謂「誠於衷，形於外」，絲毫

不可以作偽。基於這個緣故，禮和樂幾乎是相需不離的，禮主外以治身，

樂主內以治心，因此〈樂記〉又說： 

禮樂不可斯須去身，致樂以治心，則易直子諒之心生矣！易直子諒

之心生則樂，樂則安，安則久，久則天，天則神，天則不言而信，

神則不怒而威，致樂以治心者是也。致禮以治身則莊敬，莊敬則嚴

威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，而鄙詐之心入之矣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，

而易慢之心入之矣！故樂也者，動於內者也，禮也者，動於外者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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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
禮樂不能有須臾的時間離開我們的身心，這並不是要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行

禮作樂，而是要我們時刻都不忘禮樂的精神和原則。能懂得以樂治心，那

麼「易直子諒之心」便油然而生，進一步就能產生樂，這種快樂的產生，

也是自然而然，不須強求，不假做作的。真正陶醉在音樂的美妙旋律、舒

適的節奏裡，這種心情上的快樂，可以使人忘卻工作上的勞累，所以才能

安、能久。這樣的潛移默化，日積月累，情性自然與音樂的節奏合一，如

同〈中庸〉所說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。性情中正平和，發之於外在事功，

也就能不偏不倚，達到所謂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。」的境界，這是以樂

治心的功用，應是可以容易理解的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心中有了些許的不和

不樂，那麼鄙詐之心便乘虛而入了，聖人觀察入微，深知個中之理，所以

善巧的以音樂來陶冶其性情，使人們在音樂的薰陶下，鄙詐之心無從侵

入，這是多麼高明的方法！因此無論吾人之情緒是如何雜亂，性情如何偏

頗，倘能善解音樂之妙用，以樂治其心，導其性，日久天長，潛移默化，

性情必為之轉變，這就是音樂對我們情意方面的美化之功，也就是本文所

謂「樂為意文」的意思。 

四. 詩禮樂教的進程 

詩、禮、樂與言、身、意三者之間的關係，已於上一章述畢？至於其

發生效用的次第如何呢？《論語．泰伯篇》說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

樂。」讀《論語》這一章，我們切不可只在文字表面粗疏略過，因為它每

一句每一字都含有更深一層的微旨，有待我們仔細的去探究。本章和另一

章可以互為發明，那就是〈為政篇〉的： 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

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2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27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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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章是孔子自述其修學成德的過程，但是隱隱之中似乎也不離「興於

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的三者階段，以下便分別敘述兩章的關係。 

(一) 興於詩 

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引包咸曰：「興，起也。言修身當先學詩。」包咸

特別指出，修身當先從學詩開始。此外皇侃《疏》也說： 

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，言人學先從詩起，後乃次諸典也。所以然者，

詩有夫婦之法，人倫之常，近之事父，邇之事君故也。28 

皇侃也特別闡明為什麼要先從詩開始，因為從人倫的根本學起，再推展至

事父、事君等，這是求學的次第。朱熹則認為「興」有「興起其好善惡惡

之心」，《詩》正好可以達到這個目標。《大戴禮．文王世子》更明白指出：

「夫子之教人也，先以詩。」因為詩是最精煉的語言，既有韻律又可歌唱，

在童蒙時代便用詩來啟發他，使他在溫柔敦厚的薰陶下，孕育出健全的人

格基礎，將來便能有良好的發展。《論語．陽貨篇》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

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從

這裡我們看以看到《詩》的豐富內容，從社會倫理以至於自然博物，包羅

萬象，所以它可說是古代最好的啟蒙教材，無怪乎孔子要說「不學詩無以

言」了，甚至〈陽貨篇〉說：「人而不為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。」

《詩》的重要性，實在是不言可喻了。因此，「興於詩」的意義，應該是

更廣泛的代表一切學習開始的階段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博學於文」，在這個

階段中，雖然是以詩為主，但也附帶學禮，只是尚未達到「立」的階段，

正是所謂的「博學於文，約之於禮」。詩和禮是可以同時學的，唯「立」

是漸漸的，而非一蹴可及的。因此，孔子「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這個階段

可以用「興於詩」來代表，以孔子本身的經歷，不是正可說明「興於詩」

意義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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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立於禮 

教育的開始階段，固然是先以《詩》來興起其意志，使其能「博學於

文」，但是如果過度著意於詞章，而不知何所歸止，又難免會生出偏頗，

於是就得「約之以禮」，因此《論語．庸也篇》說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

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！」學了詩又學了禮，雖然「可以弗畔矣」，但是與

「立」的境界還有一段距離，〈子罕篇〉說：「可以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，可

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在一群同學之中，或許大家對

於「博學於文」都能興趣盎然，但是如果要進一步「約之以禮」往道的方

向邁進的話，恐怕就有一些人不肯就範於禮的約束，這便是「未可與適道」

的人。而其他「可與適道的人」，也就是能夠「約之以禮」的人，終究能

夠達到「立於禮」境地的，恐怕也未必全然，至於後面的就更不用說了，

由此可見能做到「立」字已經很不容易。朱熹《四書集注》對「立」字解

釋說：「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！」29竹添光鴻《論語會箋》則進

一步闡發道： 

立謂卓然自立，基趾既定也，不可以守論焉。古言立者，植立也，

言不為變搖移動也。30 

這裡所謂「立」就是「植立不動」的意思，〈學記〉的「強立不反」，以及

〈中庸〉的「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。」也都是這個意思。 

「禮」既然是一切立身行道的軌範，能夠「立於禮」便不為一切邪說

橫行所惑動，而立定目標，志向專一，往前邁進。孔子的「三十而立，四

十而不惑」，這個階段，恰可用「立於禮」來代表，因為「不惑」是「立」

的更高一層境界拓展，清儒黃式三《論語後案》說： 

夫子曰：可與立未可與權。立，守經也，不惑，達權也。張子厚曰：

強禮然後可與立，不惑然後可與權。蘇子由曰：遇變而惑，雖立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30 竹添光鴻《論語會箋》，台北：廣文書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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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，四十不惑，可與權矣！31 

因此，我們把「三十而立」到「四十而不惑」這個階段，便以「立於禮」

來代表，應該也是合乎孔子身教的典範。 

(三) 成於樂 

「禮以治躬，樂以治心」，在求學的過程中，經過詩、禮的薰治、陶

鑄，雖然其人的言行堪稱中規中矩了，但是內心的境界並未完全改變過

來，這時就有賴於最後階段的完成，那就是「成於樂」的境界。何宴《論

語集解》引包咸曰：「樂所以成性。」這裡所謂的「樂」已經超越了音聲

以及樂器的層次，而提昇到精神層面的「和樂」，也就是〈中庸〉所說的： 

七情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

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32 

這種境界是何等的圓滿！從「興於詩、立於禮」到「成於樂」，就心境上

來講，從勉強而行到樂在其中，這是境界的一大突破，心境的徹底改變，

德性的修為，至此始告完成。《論語．庸也篇》說：「知也者不如好之者，

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能參天地之化育，和樂融融，這時再也不覺禮之約

束，一切只是自然而合道，講到究竟處，甚至也不是一個「樂」字能夠說

得。 

我們再看看孔子的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心而從心所欲不

逾矩。」這種層層漸進，成聖成德的境界，不就是「成於樂」的寫照嗎？

《漢書．董仲舒傳》說： 

天地之性人為貴，明於天性，知自貴於物，然後知仁義禮智，安處

善，樂循禮，謂之君子。故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」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32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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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謂也。33 

能知天命，也就能「安處善，樂循禮」，這是初步達到和樂的境界。至於

「耳順」，朱熹的解釋為：「聲入心通，無所違逆，知之之至，不思而得也。」
34，對於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解釋為：「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，不

勉而中也。」35孔子到了六十、七十歲之時，智慧已達圓熟，德性已臻化

境，正是〈中庸〉所謂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。」的典範，因

此，孔子從「五十而知天命」經過「六十而耳順」直到「七十而從心所欲

不逾矩」的層層入聖境界，不就是「成於樂」的寫照嗎？ 

 

五. 結論 

 

王陽明〈訓蒙大意〉說： 

古之教者，教人以人倫；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，而先王之教亡。今

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，其栽培涵養之方，則宜誘

之歌詩以發其志意，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，諷之讀書以開其知

覺……故凡誘之詩歌者，非但發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洩其跳呼號嘯

於詠歌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；導之習禮者，非但肅其威儀而已，

亦所以周旋揖讓，而動蕩其血脈，拜起屈伸，而固束其筋骸也；諷

之讀書，非但開其知覺而已，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，抑揚諷誦

以宣其志也；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，調理其行情，潛消其鄙吝，

默化其麤頑，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，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，

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。3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 班固《漢書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34 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 
35 同前注。 
36 王陽明《王陽明全集》，台北：古新書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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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明先生創「致良知」學說，主張「知行合一」，是明朝有名的儒將，他

的這篇〈訓蒙大意〉應是孔子詩禮樂教的最好詮釋，尤其「誘之歌詩以發

其志意，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」，進一步能夠「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

難」，這不也正和「興於詩」及「立於禮」具有同樣的效用嗎？乃至「入

於中和而不知其故」，豈不也和「成於樂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？可見陽明先

生也是一位真知灼見者，所言均能合乎孔子與先王之微意。《禮記．經解

篇》說： 

孔子曰：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，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

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

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故詩之失愚，書之失誣，樂之

失奢，易之失賊，禮之失煩，春秋之失亂。37 

詩教以「溫柔敦厚而不愚」為目標，禮教以「恭儉莊敬而不煩」為宗旨，

樂教以「廣博易良而不奢」為要義。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指出：「溫柔，

以辭氣言；敦厚，以性情言。」正合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之原旨，也

與「詩為言文」之效用相通。而「恭儉莊敬」則是由內心之誠敬，發諸外

在行止的恭謹莊嚴，可以證明「禮為身文」之不謬。至於「廣博易良」，

孔穎達《疏》云：「樂以和通為體，無所不用是廣博，簡易良善使人從化

是易良。」孫希旦《集解》則說：「廣博言其理之無所不包，易良言其情

之無所不順。」二說都可以說明音樂對於情意美化之功，而且具有包容、

順成之用，因此「樂為意文」，其理在此，而「成於樂」道理也在此。 

總之，孔子以「仁」為本的詩禮樂教，所要達到的境界，也就是儒家

人文文化所呈現的境界，簡單的說，就是「溫柔敦厚（詩）」、「恭儉莊敬

（禮）」、「廣博易良（樂）」這種溫文、有禮、和諧的社會，相信這也是全

人類所共同追求的理想。在當今物質文明無限發展，精神文明日益萎縮的

時代裡，這個問題應是值得吾人細細來省思！ 

(本文發表於《彰化師大學報》第四期，1993年6月。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 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 


